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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买房竟然假离婚

! ! ! !在采访中，不少
医护人员不约而同
提到一个词———职
业使命感。那么，职
业使命感从何而来？
潘澄告诉记者，

没来监狱总医院工
作前，从医多年却也
不知上海还有这样
一所医院。白大褂里
穿警服的特殊制服，
让从小有着英雄情
结的他一阵激动，主
动报名，走进了这所
建造在高墙里的医
院，成为承担全院六
成工作量的内科科
室主任。
听说潘澄换了岗位，一直

认准他治疗的老病人辗转拨
通他的办公室电话，埋怨道：
“你怎么不管好人，去给坏人
看病？”其实，在监狱医生眼
中，面对的只是需要帮助的
患者。

作为建立在监狱内的医
院，这里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之
间，当然并不是普通的医患关
系，正如潘澄第一天上班时从
院长魏巍口中听到的：“首先是
执法，其次是行医。”但同时，
“服刑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同样
拥有生命权和健康权。他们站
在法庭上是被告人，躺在病床
上，只有一个身份———病人。”

潘澄记住了这个原则，而
后来的工作经历让他有了这
样的感悟：“病人一个个恢复
健康，与我告别走出总医院的
大门时，我内心总有一份欣
慰。不管他明天走向何方，哪
怕终点是刑场，我们使他的身
体少受些病痛折磨，体面地告
别人世，我想，这也符合人道
主义吧。”

!文中服刑人员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穿过重重铁门探访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上庭是被告人，来这里是病人
日前在上海市监狱总医院采访

一名患病服刑人员时，记者意外见到
了躺在同一病房内的一名严管对
象———3月27日奉贤街头砍人案犯
罪嫌疑人臧某。面对病房里进进出出
的人，臧某表情木然，眼皮也不抬一
下。医生说，臧某被捕后，因多处受伤
被送进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治疗，虽然
伤情并不危及生命，司法鉴定也证明
并无精神疾病，但其精神状态却异常
低落，始终一言不发。

几天前，臧某痊愈出院，此时的
他已截然不同，几次在与医护人员和
民警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造成2
死11伤严重后果的深深悔意。
“顽石”是如何被打动的？服刑

人员在这所特殊的医院里是怎样医
治疾病和心病的？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打开平日里紧锁的重重铁门，向记者
和广大读者本色呈现。

! ! ! !上海市监狱总
医院是上海唯一一
所专门收治罪犯、犯
罪嫌疑人、劳教人员
及其他违法人员的
综合性医院，这个
“唯一”决定了无论
面对什么对象，医护
人员没有任何犹豫
退缩的空间。

不时有服刑人
员在入狱体检中发
现患有艾滋病，其中
一些还处于发病期，
需要立即治疗。内科
护士徐敏说，她碰到
过一个病人，刚查出
艾滋病时情绪不稳

定，输液时突然拔下针头，在每
个人面前晃来晃去。明晃晃的
针头，就像一枚随时可能爆炸
的炸弹，晃得每个人心里发麻。
虽然，当时正在查房的院长及
时妥善处理了此事，但这样的
事情不可能不留下心理阴影。
更何况，在日常治疗中，险情也
可能发生。

!"""年，监狱总医院第
一次收治一名需要手术的艾滋
病服刑人员。开刀自然见血，感
染风险倍增，那次，当时的外科
主任带头站了出来，成立了一
支被他们自己戏称为“敢死队”
的特别医疗组。但那之后，给患
艾滋病的服刑人员做手术，很
快成为习以为常的事。而且，随
着收治人数增加，被输液针头
扎破手指、患病者血液溅到体
表之类的意外也难以避免地发
生过。在半年的窗口观察期里，
医护人员心头的煎熬可以想
象，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
下一个艾滋病人的收治，正如
外科护士长朱蓉所说：“害怕、
惶恐的时候，职业使命感是最
好的武器。”

! ! ! !外籍服刑人员中，一些人对中国
的良好印象，始于这所特殊医院。

在 #楼一间病房里，记者见到了
在病床上学会上海话的赞比亚籍艾
滋病服刑人员，内科科室主任潘澄给
她起了一个昵称：“黑玛丽”。

未婚妈妈“黑玛丽”第一次运毒
到中国就在海关被查获，入狱时又发
现从男友那里感染上艾滋病，药物副

作用使她一度病情危重。照顾她的看
护犯刘梅说，“黑玛丽”刚进医院时心
情沮丧，对周围人很敌对，虽会说简
单中文，却动不动就用英文向刘梅和
医护人员大吼，再加上因为长期卧床
长出 $个溃烂流脓的褥疮，最严重的
一个有拳头大，医治、护理都不容易。
“黑玛丽”刚到医院时不肯吃中

餐，医生护士给她买来面包，后来发

现她喜欢吃鸡蛋，便安排食堂轮流做
白煮蛋、荷包蛋、炒鸡蛋等。一天晚
上，“黑玛丽”病情出现反复，已下班
回家的潘澄开车赶回 %"公里外的医
院时，她的心跳已达每分钟 &!"跳，
四肢麻木。经过一整晚的抢救，医生
终于从鬼门关上把她救了回来。如
今，“黑玛丽”的褥疮已全部愈合，她
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刘梅告诉记
者，给“黑玛丽”剪好头发，她会一脸
享受地说“适意来”，医生来查房，她
也会说“中国医生交关好！”

! ! ! !记者在采访中习惯性地问起服刑
人员的罪名，医护人员常常答不出来。
护士徐敏说：“我们只记病名，不记罪
名。”的确，在监狱总医院，服刑人员的
生命权和健康权得到充分尊重，身体
的病被治愈，心病也被连根拔起。

几天前，医院收到一封艾滋病服
刑人员王建出狱后寄来的感谢信。他
说，患上艾滋病，连自己都嫌弃自己，
第一次来到医院，医院政委谢忠明和
主管民警张庆很自然地与他握手，谢
政委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心里暗

暗吃了一惊。一股暖流从掌心传来，
他的心中也开始对改造和治疗有了
信心。王建的叔叔也在信里说，家人
曾经难以接受王建的服刑和患病，他
受邀来医院参加艾滋病日活动后很
受触动，回去后劝说家人重新接纳王
建，同时鼓励王建积极改造。

被病人亲切喊作“阿伯医生”的
陆景行有一项绝活———再顽固的绝
食病员遇到他，最后都会“投降”。有
一次，监区送来一名长期绝食的病员
陈辉，陆景行跟他谈心，陈辉有时脾

气暴躁恶语相向，有时又沉默寡言不
理不睬，甚至还向他吐口水。陆景行
了解到他的女儿还很小，妻子工作又
不稳定，独自拉扯女儿很不容易，便
从这点着手，时而痛斥陈辉自私，时
而鼓励他积极改造争取减刑，足足谈
了几小时，终于解开陈辉的心结。陆
景行唤人送来饭菜，陈辉却已经饿得
拿不动碗，陆景行拿起碗筷，一勺勺
喂进陈辉的嘴里。后来，陈辉情绪反
复，陆景行干脆每到饭点就守在他床
边，监督他吃完才肯走。陈辉再也找
不到绝食的理由，精神一天天恢复，
很快回到监区，后来表现很好，数月
前已减刑出狱，与家人重聚。

! ! ! !普通医院的病人只有一个念头：
“赶紧治好病。”这里的病人有时却恰
恰相反，心里盼着：“千万别治好病。”
所以，绝食、自残，甚至自杀，时不时
有没病找病或病了不肯治的患者。胃
镜室门口的两个塑料桶，一度装满从
服刑人员肚里取出的各种圆珠笔，而
医护人员有时还得兼职做侦探。

去年 '月，“腹痛待查”的王哲从
监区被送入总医院，连续数天验出血
尿，奇怪的是，各种仪器检查下来，身
体指标全部正常。“到底哪里出了问

题？”陆景行想不通，跟着王哲走进厕
所。一连三次，王哲都说“有人看着，
我尿不出来”，最后实在没办法才肯
解手。这一次，尿液各项指标全部合
格。王哲瞒不过去，只好乖乖交代。原
来，每次验血后，他会把压针孔的棉
球藏起来，再放进尿液里涮一涮，以
达到伪装病情逃避劳动改造的目的。

贫血的病人为什么一直治不好，
甚至恶化到血色素仅为 %克？夜班值
班医生的一次“跟踪”揭开了谜底。这
天晚上，病人秦方提出上厕所，医生

觉得他神情很不自然，便悄悄跟在后
面，果然看到他用手指抠破肛门放
血。如果不是因为医生的细心，秦方
意图装病保外就医的诡计几乎得逞。

内科护士长沈蓓蕾说，类似情况
经常发生，所以碰到病员提出要求，
哪怕只是在换药时多要一块纱布、一
根棉签，护士的脑筋都要转一转，“几
条纱布可以搓成一根绳子，木质棉签
磨尖了可以做武器”，每一个看似合
理的请求后面都可能藏有安全隐患。
至于病人抠喉吐药、把药剂倒进马
桶，更是家常便饭，所以护士往往要
监督病人老老实实服药、输液，以免
他们借治病逃避监管改造。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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